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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945 年 9月 2日，抗战结束，永修县政府迁回艾城镇。
评述：
永修县的县城究竟叫什么名字？也许绝大多数九

江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里，但未必能说得出镇名。这
是 一 个 普 遍 现 象 。 许 多 县 城 的 名 字 常 常 被 县 名 所 掩
盖，从而自身并不彰显。例如瑞昌的县城名为湓城镇

（撤县设市后改为湓城街道），武宁县的县城名为新宁
镇，彭泽县府驻地则是龙城镇。至于永修，现在的县城
位于涂埠镇，但它作为县治的历史并不悠久，距今也不
过七十余年。

永修本名建昌，始于东汉年间（104 年），由海昏县分
出而置，最初治所在今奉新县西。南朝宋元嘉二年（425
年），县治迁至今永修艾城。1914 年，因与四川建昌道同
名，改名为永修。1949 年 9 月，县治由艾城迁至涂埠镇。
由此算来，艾城作为永修县治所在地，已有长达 1500 余
年的历史。县治的迁移不仅是一种行政设置的调整，更
是永修历史变迁的缩影。

其实，艾城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古老的印记。它源
自古艾国。据史载，艾是商代时期的一个古国，位于江西
西北部，包括今修水、铜鼓、武宁、永修、奉新、靖安、安义
等地，中心在修水县境内。最早的艾城并不在永修。据

《宋史·郡县志》记载：“分宁（今修水县），古艾地也，县西

一百二十里，龙岗坪有艾城存焉。”由此可见，古艾国的国
都很可能在今天修水县渣津镇一带。商代时的九江地区
尚未纳入中原文明的版图，当时的艾国大体属于三苗、百
越等族群组成的部落联盟。

《江西通史》载：公元前 504 年，吴国击败楚国后，改
艾侯国为艾邑，艾国遂亡。艾国的遗迹，如今仅在若干地
名中留存下来：永修的艾城，武宁的古艾镇（武宁县的老
县城，因修建柘林水电站被淹没，后迁并改名为新宁镇），
还有作为姓氏流传下来的“艾”。至于艾国的历史沿革与
细节，已无从确考。

秦代时，艾地隶属九江郡；西汉初年设海昏县，县治
在今吴城镇附近。海昏县的范围并不仅限于现今的永
修，还包括新建县北部、安义、武宁、靖安、奉新等地。到
了南朝时，县名改为建昌，县治则设在今艾城。行政隶属
也屡有更替，宋前属南昌，宋元明清属南康（今庐山市），
民国时期几经调整，最终划属九江。

自南朝建昌县起，艾城作为县治绵延 1500 余年。若
从地理上考察，如今永修新县城的位置似乎更优越，修河
与潦河在此交汇流入鄱阳湖，交通、物流便捷。但城镇的
设立不仅取决于交通，更要考虑农耕条件和居住安全。
笔者在现场考察后发现，如今永修新县城所在的地势过
高，不利于耕种，而修河南岸的涂家埠属冲积平原，易受
洪水侵袭。相比之下，艾城街一带地势略高，修河水流在

此较为平缓，正适宜古代农业与聚落的发展。
农耕与水运时代的艾城区位优势明显，但随着现代

交通方式的出现，它的地位逐渐式微。永修地处南昌、
九江之间，历来是两地交通的必经之地，江西最早的铁
路与公路都经过此地。然而，南浔铁路在涂家埠山下渡
口架桥，选择的是修河南岸的高地；南九公路（今 105 国
道）则取道虬津镇旁的张公渡村，因该处河道狭窄，两岸
地 势 较 高 ，适 于 架 桥 渡 运 。 艾 城 被 夹 在 中 间 ，两 头 不
靠。笔者在考察抗战遗址时，曾到过张公渡，当地老人
自豪地说，当年的张公渡比县城还要繁华。由此可见，
新的交通方式既能造就新兴城镇，也能使依赖传统水路
的商埠衰落。

艾城的衰败，最终因抗日战争而加速。1939年 3月，
南昌会战沿修河爆发，从张公渡到吴城镇一线成为日军
的主攻方向。中国军队损失惨重，日军则烧杀抢掠，实行
焦土抗战，一路撤退中焚毁道路村镇，使得永修多个古镇
化为灰烬。千年古镇艾城也难逃厄运，几乎被焚烧殆尽。

1939 至 1945 年，艾城及周边长期为日军占据，县政
府迁至燕山。抗战胜利后，1945 年 9 月 2 日，国民党永修
县政府迁回艾城。

1949年 5月 22日，永修解放。同年 9月，县治迁至涂
家埠。涂家埠地势低洼，屡遭洪水侵袭，虽屡次修建堤
坝，仍难以根治。严重时，全城七成以上房屋被淹。1957
年，县府迁往修河南岸（新城），后又迁回。1980 年，县府
第二次提出搬迁方案，在南岸兴建新城。由此，永修新县
城的历史极为短暂，城内几乎没有任何古老建筑。

艾城虽然已失去县治地位，但凭借昌九高速出入口
与 316 国道交汇，且距离县城和 105 国道并不远，如今反
而成为交通枢纽。每天有大量货车为节省高速费从此经
过，镇子仍保持了一定热闹。但修河畔的老街早已冷清，
更多时候成为钓鱼、观景与休憩之所。

其实，永修与西汉海昏侯国有着直接继承关系。两
晋时期，海昏县因地质沉陷，大部分陆地没入鄱阳湖，被
废后并入永修县。永修与南昌新建之间多为沼泽湿地，
县域边界屡有变动。海昏侯墓距永修县界仅两公里。若
当年划界稍有偏差，海昏侯墓便在永修境内了。

历史回眸Ｌ

9月往事之——

永修艾城 千年县治的兴与衰
■ 冯晓晖

2022年 3月，笔者拍摄的艾城老街旁的修河，远方为云居山。2022年 3月，笔者拍摄的艾城镇老街。

据武宁县水利局水文资料记载，源口河发源于
九岭山脉严阳山北麓鸡婆塘，自南向北，先后纳良溪
水、集东坑水、汇鹤溪水、接石涧水，在工业园彭树肖
家注入修河，全长 30.9 公里，是武宁境内流入修河的
第四长的支流。

从河道出口溯水而上，源口河穿越整个工业园，
厂房、居民楼分列堤岸，数座桥梁横跨河流，连接两
岸。当地人说，工业园建成之前，源口河蜿蜒曲折，
河堤高低不平，河水猛涨时就会漫过堤坝。

1976年 9月 15日，源口水库开始建设，数千劳动
力从各乡镇征调而来。民工们凭着手抡铁锤，砸碎
石头，肩挑背扛，硬是建成了一座近 50米高、顶部 163
米长的弧形钢筋水泥大坝。水库于 1981年开始蓄水
发电，1983 年完全竣工。3700 万立方米的清水库湾
也让坝内桑田变沧海，原严阳公社三源大队、鹤溪大
队等小队近千人迁移。几十年来，留下来的村民靠
船进出，生产、生活极度不便。2012 年，三源公路建
成通车。不久，源口水库又被定为县城十余万人的
饮用水源地，三源、鹤溪、东坑属于饮用水保护区范
围的村民，为了饮用水安全，只能继续响应政府号
召，陆续搬离故园。

1958年，县里修通了老县城至源口的公路，是武
宁最早的公路之一。这条公路人来车往，一直很热
闹。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水库内每天常有十几艘
船接人运货，最多的时候每年运出木头近 6000 立方
米。当时这些木头大部分是在湖北换建坝用的钢筋
水泥。1983年大坝建成后，电站工程指挥部解散，林
场转为县水电局管理。1988 年成立国营林场后，又
移交至县林业局管辖。

东坑村资源丰富、四面环山，也成为商贾官僚躲
避战乱或隐居的世外桃源。商山，曾是东坑村的村
名，是因王商门而得名。王商门为该县风口人，生于
清朝咸丰年间，其父是举人。他自幼聪颖系黉门秀
才，青年时曾遇异人授技击之术，号“万人敌”。中年
后，自称“深大道，能知过去未来”，成为全县名士，后
在东坑购地潜居，建有三圣道院、涤俗堂、朝阳宫和
园明宫等建筑，自号“三教总宰，朝阳帝君”，名震大
江南北。凡来武宁任县官者，必先到商山拜见，可见
其身份之重。

浙江吴兴人孙廷林为晚清两榜进士，清末曾任
浔阳道道台、两江协镇景德镇御窑监督等职务。曾
与王商门相交。民国之初，孙廷林于南山之麓建竹
林禅院、京屋、庄屋等数幢宅第。隐居后，他常往返
于南京、上海、九江、武宁之间，曾雇佣一个排的武装
士兵为其看家护院。

源口河林场区域面积约为 42 平方公里，森林面
积 39600亩，森林覆盖率 95%以上。源口水库水质优
良，是县城数万人口饮用水安全的保证，水库区域环
境秀美，恰似人间仙境，沿河历史文化又为其增添了
厚重的情怀。

幽幽源口河

风土Ｆ

■ 董文学

春柳
秃枝冬雪任飞飘，挺立湖堤志勇昭。
暮降冰凌身附挂，夜凝寒冻冠凇摇。
曦阳送暖千丝绿，烟雨浇滋万叶娇。
驻岸抚波邀鲤鳝，春风得意好昌饶。

阮郎归·惊蛰
长空午夜炸惊雷，天穹闪电飞。
倾盆大雨泻峦霏，草蒿滋碧枝。

蝼蚁醒，兔呼龟，抖身睁眼窥。
冬眠半岁接春迟，倾巢见赫曦。

劝当今青年
岁月如梭春已暮，莫迷玩乐误昭华。
人生刚毅勤劳奋，勇创辉煌效国家。

清明登五老峰
晨登五老观匡秀，日照鄱湖跃鹳鸥。
晓露浇滋松竹翠，长江浪击万艘舟。

乡村三月
一湾清水映春光，青叶迎风柳絮扬。
垂钓苍翁勾鳝鲤，丁夫田畈备耕忙。

望梅花 春雨润江南
浇润群峰新绿，岸柳垂丝迎旭。
涧岭萌开花万簇。

嫩草阡塍盈酷，童乐骑牛坪地牧。
春色江南芳馥。

满江红·庐山美
峻岭巍峨，巅峦翠，悬崖陡峭。
泉水秀，九天飞瀑，隆声咆哮。
气壮山河雄伟岸，春光明媚繁荣貌。
远客至，欣喜兴情高，欢声笑。

仙人洞，天池小，登山路，盘旋绕。
白鹿书院幽，观音桥妙。
五柳桃源元豆饱，李翁诗句吟声啸。
匡庐美，奇秀甲天传，名望浩。
注：五柳：陶渊明

李翁：李白
观音桥妙：该桥榫卯结构，工艺奇妙。

■ 匡庐月

诗词七首

G 古韵亭

地域文化的精髓，往往不在于其留下了多少宏伟的
建筑或浩繁的典籍，而在于它是否孕育出一种能穿越时
空、塑造集体人格的精神内核。对于九江而言，这座有着
两千两百多年历史的江西北大门，长江之畔、庐山脚下的
古城，其文化身份多元而丰富：九江、浔阳、江州、柴桑
……每一个名字都承载着一段辉煌。若要寻找到一个能
同时概括其地理特质、历史积淀与精神高度的核心象征，

“虎溪三笑”的传说无疑是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之一。它并
非信史，却胜似信史，以其充满哲思与诗意的叙事，为我
们揭示了九江地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包融”的“最硬内
核”。超越其历史真实性的考辨，“虎溪三笑”作为一个高
度凝练的文化符号，完美诠释了九江作为“通达之地、包
融之地、和合之地”的独特地域气质。“和而不同”的“虎溪
三笑”精神，正是九江地域文化历经千年而不衰、融汇八
方而愈新的核心动力与身份标识。

虎溪三笑：出处、流变与核心内涵

这是一则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隽永典故，也是一
段流传千年的美谈。

东晋年间，庐山东林寺有一位高僧，法号慧远（334年
～416 年）。他德高学湛，名动天下，虽隐于山林，却常与
名士高人来往论道。寺前清浅一水，名曰虎溪，慧远为明
志修行，立誓：“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不过虎溪桥。”

某日，诗人陶渊明（365 年～427 年）与道士陆修静
（406年～477年）来访。三人一见如故，心契神合。临别
时，慧远出门相送。他们一路且行且谈，依依不舍间，忽
闻深谷中虎啸风起，这才惊觉大家早已越过虎溪。三人
相顾片刻，旋即相视大笑，欣然道别。

这便是“虎溪三笑”的典故，自唐代起便风行世间。
然而如此一段佳话却是一幕“美丽的谬误”。

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细数时光——慧远法师圆寂于
416 年，彼时陆修静仅 10 岁。生者尚幼，逝者已矣，何以
同堂论道、同听虎啸？

“虎溪三笑”纯属虚构。既然故事不真，又如何成为
美谈？实际上，“虎溪三笑”象征的是儒、释、道三教合流，
那跨越虎溪后的“三笑”，是心领神会的默契，是智慧交融
的愉悦，更是“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文明最高智慧的完美
体现。这个“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故事，正因其“不
真”，才更显其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它并非对事件的
记录，而是对一种文化理想和时代精神的表达。

三位顶流身上的九江强烙印

传说的生命力，从来不止于情节的流转，而在于其灵
魂人物所承载的千古文脉与在地因缘。巧的是，“虎溪三
笑”里的三位主角，作为当时思想界的三位顶流，他们或
以九江为故乡，或以九江为道场，或以九江为归隐修炼之
地，三人的生命足迹与精神根系，都不偏不倚深植于九江
这片灵秀之地。

象征着佛教的慧远，是佛教中国化进程中里程碑式

的人物。作为东林寺的开山祖师和净土宗的初祖，慧远
奠定了庐山作为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胡适先生曾经
说，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
趋势。

儒道交融之典范的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人，是九江最
引以为傲的文化巨子。本质上，陶渊明是一位儒家知识
分子，“归去来兮”的选择，是深思熟虑之后留给官场的背
影；“不为五斗米折腰”更能体现他对精神自由的执着追
求；“采菊东篱下”的生活，为后世的中国式文人士大夫提
供了“穷则独善其身”的救赎可能。可以说，陶渊明正是
九江本土文化与士人精神的最高代表。

道教的集大成者陆修静，虽年辈不接，但确曾隐居庐
山，整理道教经典，创立斋醮仪范，对南方道教的发展贡
献卓著。他的存在，标志着道教在九江的繁荣与兴盛。

这三位巨擘的“合体”，意味着九江在历史上同时拥
有了儒家文化的高地、佛教文化的中心与道教文化的重
要据点，这种文化结构的完整性与高度性，在全国范围内
都极为罕见。

文化符号隐藏的九江强磁场

“虎溪三笑”的故事诞生于唐宋时期三教合流的思想
背景下，借助三位顶级人物的象征性“合体”，生动形象地
展现了儒、释、道三种异质文化形态并非截然对立，而是
可以相互欣赏、和谐共融的崇高境界。三位顶流虽信仰
不同，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一样深刻，精神追求高度
一致；他们的笑声，是对知音难觅的欣喜，也是对精神共
鸣的认可。

“虎溪三笑”虽非史实，但“发生”在九江，却是一种
必然。

九江有着作为通达之地的地理根基。背靠庐山、面
朝长江，九江襟江带湖，自古就是七省通衢的水路要冲。
长江黄金水道在此沟通东西，赣江等水系在此连接南
北。这种地理上的通达性，必然造就文化上的开放性，九
江因而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和传播枢纽。南来北往
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思想、文化与人群，也为三位顶流的

“相聚”提供了地理可能性。
九江有着作为“包融之地”的历史传统。通达之地若

没有包容的胸襟，便会沦为冲突的前沿。所幸，九江的历
史呈现出强大的文化包容力。佛教在此落地生根并远播
东亚；道教在此清修传承；本土的白鹿洞书院等儒家书院
文化，亦在此发扬光大。作为长江文化、书院文化、禅宗
文化与诗词文化的重要交汇地，九江多元文化并存，为

“虎溪三笑”的产生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温床，提供了丰富
的文化语境和传播土壤，也提供了三位顶流进行宗教对
话的现实基础。

九江有着作为“和合之地”的精神气质。地理的通达
与历史的包融，最终沉淀为一种内在的“和合”精神。九
江文化不崇尚单一和排他，而倾向于在不同中寻求和谐，
在交流中促成创新。“虎溪三笑”之所以广为流传、经久不
衰，究其本质，是九江民众对“和合”精神的高度认同。

千年佳话背后的九江强内核

“虎溪三笑”虽带有浪漫色彩，但它之所以被后世欣
然接纳、反复传颂，是因为故事所承载的文化理想至今仍
启迪人们：在多元世界中，智慧与欢笑可以跨越任何界
限。笑越虎溪、心契千载，后人常常给“虎溪三笑”赋予

“君子和而不同”“思想无界”的理想化寓意。
三位顶流因九江、因庐山结缘，在九江发生的这场跨

越时空的“精神链接”，反映出九江在历史上是辐射影响
长江中下游的文化高地。

宗教文化的输出地。慧远的净土思想通过庐山传播
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庐山成为东亚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山
之一。

学术思想的重镇。白鹿洞书院作为“天下书院之
首”，由朱熹奠定学规，成为此后数百年中国书院教育的
模板，其倡导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
之”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精神。

文学艺术的永恒母题。“虎溪三笑”成为石恪、李公
麟、傅抱石等历代画家争相描绘的题材，文人墨客吟咏的
对象，不断强化着九江在中华文化记忆中的独特地位。

从陶渊明的坚守、白居易的感怀，到周敦颐的玄思、
朱熹的传道、苏轼的哲学感叹到黄庭坚的笔墨……他们
或生于斯，或官于斯，或游于斯。最终，都将个人的才情
与思索沉淀于此，通过诗词、文章、思想不断由九江向外
扩散，构成了九江地域文化的精神核心，在中国历史的长
河中持续散发着璀璨而独特的光芒。

“虎溪三笑”，它不真实，却极其真诚；它未发生，却早
已深入人心。

历史的回响，总能为我们走向未来提供深邃的指
引。今天的九江，正奋力迈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
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的坚实步伐，迎来了提升文化能级、重
塑城市品牌的重大机遇。我们更应深刻认识到，真正的
竞争力不仅源于经济的增长和设施的完善，更根植于独
特而富有魅力的文化精神内核。

“虎溪三笑”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对话、和谐的精神，
正是九江最应珍视、深挖并高举的文化旗帜。这不仅是
回望历史的总结，更是引领未来的智慧。让世界通过这
个“会心一笑”的故事理解九江，理解一种跨越千年、至今
依然鲜活的中国智慧。

“虎溪三笑”九江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

九江市融媒体中心 九江市文联 主办
九江市作协 协办

■ 徐 卿


